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
的老照片吗 ？ 您身边发
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
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
哪些有趣的事情 ？ 如果
有 ， 那就用笔写下来 ，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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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尽染同学情
□刘希 文/图

■青春岁月

□吴婷 文/图

党员如旗

■家庭相册

我的家乡不盛产杨梅， 但我
曾经读中专的地方盛产杨梅， 我因
此与杨梅结下了一段美丽的缘。

那是湖南怀化一个偏僻的小
镇。 每到盛夏， 鲜嫩多汁的杨梅
就占领了大婶的竹篮子， 就光是
看着， 都会赏心悦目。

在那之前 ， 我从没吃过杨
梅， 但看那样子， 就让人垂涎欲
滴。 我起初以为很甜， 买了后拿
起一个就放在嘴里， 却一下子吐
了出来， 一个字： 酸， 太酸了。
卖杨梅的大婶哈哈大笑 ， 告诉
我， 这儿虽盛产杨梅， 但品种却
不纯正， 这里杨梅的吃法， 是要
将杨梅洗净放白糖腌制两小时，
保管那杨梅入口酸中带着甜， 甜
中带着酸， 开胃最好。

我照大婶教我的方法， 果然
美味无比， 越吃越想吃。 那整个
夏天， 我弃冰淇淋于不顾， 专享
杨梅的味道， 生怕错过它在味蕾
上绽放的季节。

我们班中有一个叫伍毅的同
学， 是怀化靖州的。 那天， 他写
的一篇 《故乡的杨梅》 引得同学
们好一阵羡慕。 他在作文里写，
每到盛夏， 靖州家家户户， 满树
杨梅， 多得像星星一样数不清，

杨梅个大肉多， 特甜， 不用加糖
就可食用， 比我们学校附近的杨
梅要好上许多倍。

可是杨梅成熟的季节在六
月， 即使有心留着九月开学， 杨
梅也早已变质变烂， 不可能满足
我们的口腹之欲。 每到六月杨梅
成熟时， 我们总是悄悄地期待伍
毅的家乡人能捎来一把杨梅， 哪
怕每人一颗， 让我们见识一下靖
州杨梅的味道就好了。 可是， 期
望总是落空。

那年毕业前夕， 一向从不缺
课的伍毅突然请假回家， 辗转三
天带回两大筐杨梅。 那一天， 是
我们班最兴奋最幸福的日子， 伍
毅一个人一个人的分发， 每人两
大捧， 同学们都是毕恭毕敬地接
过杨梅 ， 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
上， 来不及清洗， 就把杨梅塞进
嘴里， 满足地品味着。 个大鲜美
的杨梅， 就像他作文里描述的那
样， 非常甜， 比我们学校的要好
上好几倍。

我们后来才知道， 伍毅为了
让我们吃上最新鲜正宗的靖州杨
梅， 亲自上山一个一个采摘，为
此，他还摔了一跤。十几个小时的
火车，他小心地护着篮子，生怕碰
翻、压伤杨梅，没敢打上一分钟的
盹，我们特别感动。我后来偷偷问
他 ：“怎么突然想着回家采杨梅
了？ ”他叹口气说，这是他一直的
心愿， 马上毕业了， 他怕他这次
再不回去， 便再也没有机会让我
们尝尝他故乡的杨梅。

时隔十五年， 伍毅红着脸膛
给我们分发杨梅的样子还一直闪
现在我的眼前， 让我心头温暖。

□王建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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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稿件
写出一个劳模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当地一
个养路工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
影响极大 ， 除了让人惊讶和羡
慕， 也给了许多基层劳动者莫大
的肯定和信心 。 不少人都说 ：
“养路工艰苦， 这样的人评全国
劳模名符其实， 没有话说！”

时光飞逝， 转眼20多年过去
了， 这位全国劳模当年如何产生
的， 却很少人知道 。 其实 ， 这
和我当年的一篇报道多少有些
关系。

那是1992年4月初 ， 当时我
还在县总工会工作， 负责劳模管
理方面的工作。 一天， 县公路段
工会主席到我办公室， 坐下来不
久， 就讲起了该段桥亭道班一个
叫陈元栋的老养路工， 如何30年
如一日一直在偏僻艰苦的乡村道
班当养路工， 勤勤恳恳， 任劳任

怨。 他所在的道班长期只有4个
人， 缺编3人， 养护8公里沙土路
面 ， 好路率一直保持100%， 被
誉为 “一流的沙土示范路面 ”。
他以路为家， 长年带病工作， 一
天工作都在10小时以上， 没有节
假日。 晚上下大雨， 他会整晚不
睡 ， 守在路上清沟 ， 怕路被冲
毁， 影响车辆行驶。

于是我产生了去采访他的念
头， 马上叫方主席安排， 确定采
访的时间。

那天我在桥亭道班见到了陈
元栋。 他黝黑矮壮、 一脸憨厚、
年约50出头 ， 一看就是劳苦出
身、 踏实肯干的人。 他见我也不
会说什么客气话， 站在门口反而
还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还是我招
呼他坐下来， 先拉了一会家常他
似乎才平静下来。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 他也慢
慢地恢复了情绪， 讲了很多， 让
我了解了他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工
作和生活细节， 让我一本采访本
记得满满的 。 接着我们又走出
去， 看了几处他看护的路况。

确实， 说一千道一万， 不如
实地看一看。 一条沙土路那么平
整， 中高旁低， 沙面如镜， 连一
颗石头， 一个坑洞都没有。 两边
路基路沟做得笔直结实， 而且有
棱有角。 他每天在路面， 用手中
的工具精雕细刻 ， 才有这个样
子。 我很是感动， 赞叹不已。

我还顺便拦车采访了几位过
路的驾驶员， 他们一听是来采访
陈元栋 ， 都竖起大拇指 ， 说 ：
“我们走过很多路， 这里的路面
是最好的。 我们行驶在这段路面
上平稳舒适， 而且有安全感。 你

们好好宣传一下这样的养路工，
他的事迹没有话说！”

我还采访几位附近的村民 ，
他们也说： “道班这位养路工长
年累月在这偏僻的乡村养路 ，
条件很艰苦， 住的是道班房， 吃
的 米 和 菜 要 向 我 们 买 。 但 他
埋 头 苦干 ， 没早没晚地工作 ，
养出了这里这么好的路面， 没有
人不说好！”

回去的当晚， 一种工会工作
者的责任感促使我连夜挥笔， 写
下 “永不疲倦的 ‘老黄牛’” 这
篇稿件寄给报社， 发表在当地报
纸， 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上级工会领导看到很感动 ，
马上打电话来叫组织他的材料上
报 。 老养路工被推荐为当年的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获 得 者 ，
受 到 全 国 总 工 会 的 表 彰 ， 同
时 还 被 省 政 府 授 予 “ 劳 动 模
范” 称号。

时间过去了20多年， 我早已
离开了工会劳模管理的岗位， 然
而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很庆幸， 当年我的一篇稿
子能让一位长年默默辛勤工作在
养路基层战线 “小人物” 的事迹
为人所知， 一下成为全国知名人
物 ， 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和关
怀， 享受了全国劳模 享 受 的 待
遇 。 同时也让我这位当年工会
的劳模管理者能以手中的笔弘扬
一线工人的先进典型， 弘扬这个
社会的正能量， 为职工实实在在
地做点事， 而感到终生的欣慰和
自豪。

大一上学期我便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从那刻起， 我
开始发奋学习， 钻研专业知识。
如此一来， 每学期我的专业成绩
都名列前三 ， 还连续两年获得
“国家励志奖学金”， 各种荣誉证
书更是数不胜数。

2009年12月份， 我被党组织
吸收为预备党员。 当看到贴在教
学楼前的公告时，我雀跃万分，暗
暗告诉自己，今后必须更加努力，
保持优秀。 于是我开始一心一意
地埋头学习， 很少关注身边的人
与事，几乎没有参加过集体活动。

2010年3月的一天 ， 党支部
书记突然找我谈话， 这让我诚惶
诚恐。 我坐在书记的面前， 十分
紧张。 书记倒了一杯水给我， 笑
呵呵地说： “前两天我在报纸上
看到了你的文章， 写得不错啊！”

顿时我有些兴奋， 说： “我
写作有一年了。” 书记微笑地说：
“你的专业成绩很好， 又经常发
表文章， 在这批吸收的预备党员
中你非常优秀。 作为一名新闻专
业的学生， 你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都很强， 这十分难得！”

听了书记的话， 我的自豪之
情溢于言表。 就在这时， 书记话

锋一转： “但是作为一名预备党
员 ， 你还做得不够呀 ！” 顷刻 ，
我面色凝重。 “一名党员就是一
面旗。 首先自己要站稳脚， 不断
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然后利用
自己的技能去引导、 团结和帮助
身边的群众， 让大家一起提高。
只顾自己的党员不是一面旗 ！”
书记望着我， 语重心长地说。

书记的一席话让我深刻地明
白了党员不但要让自己成为优秀
的人才， 而且还必须具有甘于奉
献 、 团结群众的精神 。 从这以
后， 我参加了志愿者协会， 经常
与同学们一起到福利院去做义
工。 由于我的文章常常见报， 学
校文学社的学弟学妹邀请我定期
给他们讲课， 交流写作心得。 于
是我每周抽出两个小时， 帮助他
们修改文章， 并提供了很多报纸
和杂志的投稿邮箱 。 玉树地震
后， 我和几名预备党员联系了市
红十字协会， 率先在校园里进行
募捐， 持续了半个多月。

党支部书记的那番话， 令我
至今难忘。 我时刻告诫自己， 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只有旗杆稳
扎土地， 旗帜团结群众， 才是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父亲开
始修路的， 从我有记忆时， 父亲
总是一身土， 一身泥。

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 大概
二十几岁的样子。 父亲是踩着村
庄泥泞的小路出来的， 尝够了没
路的艰辛。 毕业之后， 父亲做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临时工， 后来就
分在了竹沟镇上的一个道班里。

筑路护路是一件辛苦的工
作， 我曾见过父亲修路的场景：
炎炎烈日下， 父亲和他的工友们
把熬好的柏油填在道路的坑洼
处， 再把路面整平， 路基底层损
坏严重时 ， 父亲不得不抡起镐
头， 把坚硬的沙石层刨开， 重新
填充， 再铺上油层。

印象中父亲身上的衣服从未
干过， 风吹日晒， 父亲的脸膛黑
得和路一个颜色。对于路，父亲像
是摩挲着一件艺术品， 坑洼、泥
泞，父亲在岁月中打磨着，一干就
是几十年。

如今， 山区通上了平整的水
泥路和柏油路， 而父亲也到了退
休的年龄， 近40年的筑路生涯磨
练了他踏实肯干的性格， 没有了
路， 父亲反而心里慌慌的， 像是
被人遗弃的孩子。 父亲说： “修
路是积德行善， 这样的工作， 干
一辈子也不厌烦。” 我看着父亲
的额头 ， 那皱纹分明是一条条
路， 湮没在他的笑容里。

单位对退休人员进行返聘，
父亲又一次打起铺卷儿， 继续修
他的路。 夕阳下， 父亲的身影拉
得很长很长， 像是一条永远也走
不到尽头的路。

我终于懂了， 父亲是在凭着
一颗良心去修路， 他那双脚会永
远走在积德行善的路上， 无论严
寒酷暑， 风雨无阻。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细节如同
过眼云烟飘过， 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 某些
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 比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
片……

■工会岁月

□时双庆 文/图

父亲是个
筑路工

■“七一”特稿


